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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康日报社开始写歌词，一路走来，党永庵先生终成
为享誉全国的歌词大家。 近日，他荣膺中国音乐文学杰出贡
献奖。

———题记

记得四十五年前，在我还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党永庵
先生这个名字。 那时，有一首《青春献给伟大的党》的歌，在
社会上很流行，农村、工厂、学校都在唱，我们学校也教唱
过。 音乐老师告诉我们：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大荔安仁人，是
我们连畔种地的乡党。 从那时起，我就对党永庵先生怀着一
种景仰的心情。

党永庵老师是诗词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前辈 。 如果从
1955 年《工人文艺》发表的第一首诗歌算起，他的诗词创作
生涯已近 70 年了。 他几乎在每个年代都有重要的代表作
品。 1964 年 7 月 4 日,歌词《我们这一代》居然在《人民日报》
6 版刊登了出来,共 3 个小节 191 个字: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路上,
东风扑面来。
脚下踩着山和水,
怀里揣着全世界。
火红的年华,
火红的时代,
革命的重担扛在肩哟,
昂首阔步朝前迈!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路上,
东风扑面来。
永远不忘阶级苦,
泥里水里脚不歪,
红心誓不改,
斗志永不衰,
毛主席的话儿牢牢记哟,
葵花朵朵向阳开!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路上,
东风扑面来。
高楼要靠我们盖,
宝山要等我们开,
伏虎敢登山,
擒龙能下海,
浑身的武艺都过硬哟,
浪花丛中长成材! ”
歌词见报后,他首先收到来自北京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

为《我们这一代》的谱曲,李焕之是当年被广泛唱响的《社会
主义好》的曲作者,他建议对歌词“泥里水里脚不歪”等处进
行修改 ,建议改成“又红又专长成材”,以免在歌唱时发生歧
义。 这些商榷意见,使得歌词更加完美,党永庵一一采纳。

这首歌词先后被 4 位知名作曲家李焕之、李劫夫、瞿希

贤、丁明堂谱曲,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随后,该歌曲在
全国风靡一时 ,唱响大江南北 ,成为舍己救人好班长、“雷锋
式”的英雄王杰最喜欢的歌曲,很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投入
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战斗和农村建设中去的。

1970 年代，党永庵的歌词《青春献给伟大的党》，曾经红
遍大江南北。 1980 年代，有《微笑的太阳》，由《我的祖国》的
曲作家刘炽谱成合唱交响乐《太阳颂》，在国内许多大型音
乐晚会上演唱。 后来，他为印度尼西亚国家合唱团创作的团
歌《绿鸽子飞起来》备受推崇，国家合唱团的名字也因此改
为“绿鸽子合唱团”。 他的《翠谷双回声》在 2021 年搭载上航
天卫星飞向太空，永久回响在天地间，翱翔在苍穹中。

我原以为，像党永庵先生这样的诗人和歌词大家，可能
是会端一些架子，摆一些气派，让人望而却步，敬而远之的。
但党老师身上没有，丝毫没有。 与他接触交往的这多年，他
给我的印象是： 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有一种生动的真实
感，也有一种魏晋名士的风度和风流。

党永庵先生喜欢红色，也喜欢穿红色的衣服。 夏天一件
红汗衫，红衬衣。 冬天一件红棉袄，红围巾。 可能是这种红色
的重复吧，每次走近他，我都感觉像是走近一团火。 红色是
热烈、喜庆、亲切、温暖和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他诗意人生的
象征。

党永庵先生身上有一种天秉的诗人气质。 记得在去年
的一次乡党聚会上，他有一番致辞。 一番致辞其实就是一首
诗。 那天，他是站着致辞的。 红色的衣袖随着他有力挥动的
手臂和跳动的韵律，如喷泉涌流，如浪潮澎湃。 那种浓烈的
诗情燃烧，让人有一种梦幻般的恍惚，似乎整个房间都在升
腾着一团火焰。 李白当年有“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横
溢才思，而他热情奔放、激情豪迈的一席致辞，则如一种强
大的磁场和气场，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有一种滚
烫的情感在心中涌动。

我常常想，一个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何以会有如此强
烈、炽热的生命活力？ 我想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
一句话：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 我也想到了他在《八六初
度》自寿诗中的一句话：人生就像一根蜡烛，成年累月地流
泪发光，不经烧啊！ 每次与之见面，他的精神都是那样饱满，
他的握手都是那样热烈，他的声音都是那样洪亮，他的笑容
都是那样灿烂。 他曾对我说：人这一辈子，轰轰烈烈活着是
一天，死气沉沉活着也是一天。 一个人怎么活着，全在于自
己的选择。

我知道，党永庵先生是 1938 年生人，属虎相。 可能也是
这种生命的天赐吧，他也选择了生龙活虎地活着。 记得在他
的经典红歌《青春献给伟大的党》中有这样的歌词：“像那青
松迎着风雨茁壮成长，像那江水滚滚不息奔向海洋。 ”当年，
他是怀着青春的激情这样写的。 如今，他也是怀着青春的激
情这样活的。 无论是在南山之南“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漫长
20 年的生活中，还是在“热风冷雨”“几度腾挪”的饱经风霜
和沧桑中，纵使在“梦去浅读病渐多”的迟暮人生的边缘上，
自始至终，他都把高举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作为自己生
活的选择。

党永庵先生出生在黄河西岸的一个普通农家。 他出生
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叫平民县，当年是为逃自河南、山东的
难民特设的。 但生活的苦难，没有磨灭他禀赋的聪颖和对生

活的梦想。 1955 年，17 岁的党永庵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
诗歌处女作，1956 年，他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小提
琴专业。 大学期间党永庵一边学习专业知识， 一边笔耕不
辍，继续文学创作，陆续在《陕西日报》《陕西文艺》《群众音
乐》《群众艺术》 等报刊上发表诗词多首。 1959 年大学毕业
后，党永庵被分配到了原安康县文工团任小提琴演奏员。 因
为他的诗歌常常见诸报端，便受到了当地宣传部门的关注，
于是领导把他调到了《安康日报》，这事儿用党永庵的话说
就是 “去日报社搞文字工作， 这是我的爱好， 正中我的下
怀”！

1961 年 10 月，党永庵开始了在《安康日报 》工作的生
涯，这一干就是 20 年。 多年来他以记者的身份走遍安康全
区的村村寨寨，看遍安康的山山水水，并深入民间，广泛地
接触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 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的民歌体诗
歌以及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曲艺、歌剧剧本，其中《绿色的
寄语》《放筏人》等诗作先后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刊载，
名气也越来越大，受众越来越多。

谈到后来为何写歌词， 党永庵说：“歌词和诗是姊妹艺
术，很接近。 我在写了很多诗之后，就有不少人给我来信，让
我写歌词，我有音乐基础，这个对我写歌词的帮助也很大，
于是就写了起来。 之后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有很多作
品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从此在写歌词的路上一发不可收。 ”

他是 20 世纪 50 年代西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一路走
来，70 年的艺术生涯，他的诗词创作如满天的繁星，也如满
园的花朵。 他经历了中国当代诗词的整个历史进程， 可谓
“一生看尽长安花”。 他曾拜老一辈诗人词家臧克家、艾青、
光未然、贺敬之等为师，与他们交往，向他们学习 ，受益良
多。 他被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称为“深受全国词友敬重的西
北歌词重镇”，也被著名词作家阎肃先生等誉为“根植生活
沃土，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的时代歌手”。

最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揣着这篇文章的初稿
前往拜访他。并祝贺他在 2024 年 12 月 29 日晚，国内唯一以
音乐文学为主题的首届中国音乐文学盛典上， 非常荣幸地
荣获中国音乐文学杰出贡献奖。

中国音乐文学盛典由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办， 中共重
庆市委宣传部指导，华夏文化促进会、郭兰英艺术发展基金
会支持，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庆市广播电视
局、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
单位协办，北京大地飞歌和重庆卫视联合承办。 著名歌唱家
殷秀梅、阎维文、刘和刚，音乐人李杰以及 10 位青年歌唱家
相继登台，现场演绎了多首经典作品。 活动现场发布了“百
部优秀展播作品”， 这些作品从首届音乐文学盛典征集的
2000 余首作品脱颖而出，获得表彰。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首次
评选出了 17 位 80 岁以上仍然健在的德高望重的词作家，
并在盛典现场授予他们中国音乐文学杰出贡献奖。

他住在终南山下的一栋普通居民花园里。 那片土地叫
樊川，也叫杜甫川。 那个地方毗邻着柳青创作《创业史》的蛤
蟆滩和常宁宫。 我曾看到一张照片，在终南山下的豆架瓜棚
边，他戴着一顶草帽，摇着一把纸扇，与那些脚上沾满泥土
的农民诗友“把酒话桑麻”。 正像他当年在秦巴山区，在石板
而覆的村寨人家，与紫阳的那些民间歌手“凭风话茶歌”。 他
始终把自己诗词的根须和生活的根须深扎在社会底层的风
土烟火中。

党永庵先生有一个特别的微信名：草翁。 这个“草翁”，
让我想到了陆游之“放翁〞，也让我想到了放翁“老学庵”的
斋名。 当然，更多的是联想到渔翁、笠翁、艄公、柴翁、卖炭
翁。 是的，在那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平凡而宁静的楼院中，他
活得真实、自然、率性、洒脱、快乐。 在朋友圈中，我曾看到过
他在夏日的树荫下，穿着一件大裤衩，靸着一双凉拖鞋，叉
脚仰卧在一张躺椅上的情景。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
自风流”。 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百姓。

其实，党永庵先生也是吃过“大盘鸡”的人。 且不说他身
上有国家一级编剧、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主席、省政协委员
等诸多头衔， 仅其在汉中、 渭南两个地市挂职副市长的经
历，可能就会让习于世俗的我们高看几眼。 但他不是那种自
视其高的人，也不是那种披着袈裟的官员。 那天，当我问到
“草翁”的来历时，他笑呵呵地说：“庵，本来就是草舍嘛。 草，
也可谓是诗草的简称。 从草舍到草翁，我这一生都是属于草
民一党的，我本就是‘芸芸众草’中的一草，这可能也是我的
天命。 年轻的时候，是一株小草。 现在老了，是一株老草。 包
括我一生的诗词创作，原本是撒了一地花种，却长成了一堆
小草。 我自觉就是一介‘种花得草翁’。 但能够成为大地母亲
怀抱中的一株青绿小草，我感到很幸福，也很光荣。 ”党老师
的这一段话， 使我想到了贾平凹曾说过的一段话：“自看自
大，永远不大；只看自小，永远不小。 ”

是的，不以花香，不以树高，一生都甘愿做一株伏低伏
小的小草。 白居易曾赞美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小
草，可谓是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生命，但小草也是这个世界
上最繁盛的存在，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耐活的生命。

回顾我的创作过程，已近二十年。
开始小说创作，是在 2007 年春天。

2007 年至 2016 年这段时期 ，我
先后创作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其
中部分小说还获得了不同奖项。 小说
《桂枝》《月落桂园》《夫子庙的苍松劲
柏》等便完成于这段时期。 说实话，提
笔写一篇小说前，我很茫然。我不知道
会把我小说中的人物写成什么样，他
或她会不会被读者喜欢。 只是写的时
候，我就忘了读者和所有的顾忌，在特
定的场景中， 与我设立的人物一起狂
奔。我会通过他们，表达我的意愿我的
喜好、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比如《桂
枝》中，我写了一个纯真少女桂枝的爱
情故事，表现特定社会背景下，人物悲
剧命运的深刻根源。 而刊于 《章回小
说》的中篇小说《月落桂园》中的蒋云
氏，一个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的
悲剧结局的根源也在于造成她悲剧命
运的时代。

可一篇小说写完后， 我便陷入惶
恐。我不知道我的文字表达，我切入的
视觉，我呈现的那些背景、时空、人物、
对话等元素是否能形成一篇好的小
说。 于是，我不断地自我否定，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 我不敢再次触碰电脑
键盘。

直到周围一些人一些事又触动内
心， 那些人和事像青蛇一样盘踞在我
心里，并日日噬咬着我。还有一些奇特
的现象，它们背后所映射的本质。或许
仅仅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这句话长
久地在我心里盘桓。我的目光、我的思
绪会不自觉寻找那句话的有关信息。
于是， 有关的细节像是听到了集结令
一样汇集到脑海中。故事的轮廓会在这些细节中起起伏伏，那
些虚构的人物会在某一刻鲜活起来，他或她不断纠缠我。我也
会跟随他或她，走进那个虚拟的又是现实的生活场景中，与他
或她一起悲欢喜乐。等内心无法承载这一切，脑海中的一切就
会以文字的形式流淌出来，成为心目中的小说。

沈亚楠爱慕陶哲之， 却被莫东升使用卑鄙的手段追求到
手，花落别家，陶哲之的生命因之陨落。这是短篇小说《夫子庙
的苍松劲柏》叙写的爱情故事，它的灵感源于一次乡村葬礼。
在葬礼现场的人群中，我认出一个老妇人。 年轻时，她与逝者
是一对恋人，可终究未成正果，俩人各自婚嫁，生儿育女。眼前
的老妇人容颜衰老，满头华发，虽极力隐忍，仍面有悲意，只是
不甚明显。于是，这张老妇人微露悲戚的脸颊就在我心里驻扎
下来。 与之有关的细节纷至沓来， 故事轮廓逐渐成形……于
是，我将之诉诸笔端。这一过程，更多的是激情和想象，而对文
字的推敲文本的结构却考虑甚少，只是跟着情绪向前奔跑。那
些文字很粗劣，于是，待激烈的情绪平复后，便是一遍又一遍
地增删、修改。

2019 年，我的历史长篇小说《佟家大院的女人们》，作为
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的陕西文学艺术创作百人计划书系之
一，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21 年，陕西新闻广播“空中书
苑”栏目先后两次播出。

书中，我以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陕南乡村历史进程
为背景，以佟家三代四个女人云香兰、婴宁、刘晓洁、囡囡不同
的人生遭遇为主线，反映一个家庭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展示
新旧时代陕南大地上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我试图从人性、道
义、观念、伦理、道德、历史环境等不同角度，对女性的命运和
生存状态进行思考，对人性做理性的探讨。我试图从文学的原
则， 表现个人对时代精神的理解， 并透过一个家庭的兴衰变
化，折射出时代风云和社会进步的必然。

马克·吐温说过：“一个好的故事，就是那个在一遍遍被读
过之后，人们仍能在其中发现新美好的故事。”《佟家大院的女
人们》的故事，从 1932 年佟承德为儿子迎娶云香兰开头，叙写
佟家三代女人的生活经历。在努力还原历史的同时，试图体现
较为深刻的内涵，即以审美的眼光看待这段苦难经历。其中佟
云氏与公公佟云德的无意媾和，是人性伦理的激烈碰撞，也是
尴尬中的新旧理念颠覆。等这样的情感发生在婴宁身上时，却
只能在何一良含恨自杀中深深掩藏，面对雒宏宇、贾德仁的肆
意骚扰和报复， 她以死来回绝， 又最终被甄承祖的真诚所打
动。 随着大院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作为第三代女人的囡囡，通
过努力出人头地后，毅然放弃留校工作，回到大河镇任教。 这
段历史如同梦一样，随着迁坟、修葺大院等工作的完成，一切
逐渐平复下来， 让属于一个时代的荣光成为缩影民族历史的
影像。

约翰·图尔斯说：“人物是剧情的本质。”在书中写云香兰、
婴宁、囡囡祖孙三人，除了用心理描写、环境烘托等塑造她们
的形象，还在书中设置了一本存量很少的宋版《论语》。它不时
在书中出现，给时空变幻的书写多些神秘，也为塑造人物形象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虽然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但
是，我让它成为佟家三个女人的道德约束。它约束云香兰时刻
以“孝”“礼”规范自己；让“不仁者不可以久处，不可以长处乐。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淡化婴宁的消沉和她的悲怆、她对命运
的委屈情绪，让她有了洞穿世事的超然；而“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让囡囡成了一个慈悲、宽容、懂得感恩的人。

地域性指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特定地区的事物、风俗、景色
等元素。 在文学作品中描绘地方文化，既可以丰富作品内涵，
也能引起读者共鸣。 陕南是《佟家大院的女人们》的故事发生
地。 在小说中，我力求对婚丧嫁娶风俗、一年四季更替花草虫
鸟风景、许多饭食的做法、中药配方的开具、农民集体劳动的
场面、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男女青年的爱情瞬间等，都做精
致、精细、精准的刻画。描摹这些，为推动故事的感染力朝人性
深处开掘。 写山写水并非点缀，看似和家族命运无关，但与当
地文化、人物性格结合起来看，陕南便有了地域上的不同。 可
以说，山水的存在，既是一种文化的保守和开放，也潜藏着我
对笔下人物命运的预判。 陕南民歌的引用为浓郁不同的历史
色彩，与解放区的红歌相比较，多的是日常生活的气息。 从山
水环境的摹写置换到建筑群落的独特， 在历史叙事中传递主
流价值，营造个性化的建构和生命意识，然后在悲壮气氛中，
完成家族的兴衰变迁。

关于如何写好小说，是一个深刻的话题。虽然我写了许多
小说，有的小说发表后还斩获了文学奖项，但要谈写作心得，
仍然不得要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写小说使粗粝生活
中的我得到慰藉。 只有在写作中，才能直面自己的生活环境，
才能体会到写作的意义。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在键盘上敲打出
一个个人物和故事，那些已发生了的有失公允的事，那些正在
承受苦难的人群， 那些低于尘埃却如天上星辰般闪闪发光的
人们，便自然而然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唯有用文字来表达我对
这个世界的关怀对苦难的悲悯对追光者的歌咏。

走 近 党 永 庵
孙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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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的长河里， 老家安康的春节总是热闹非
凡，而跑旱船则是记忆中最耀眼的那抹亮色，承载着
浓浓的年味与乡情。

每当春节临近， 乡村的空气中便弥漫着喜庆的
气息。跑旱船的筹备工作也悄然启动，村里心灵手巧
的老人们开始忙活起来，他们用竹篾、彩纸精心扎制
旱船。竹篾被弯成流畅的船形骨架，花花绿绿的彩纸
此刻被赋予了生命，在他们手中化作鲜艳的船篷、灵
动的船舷装饰。孩子们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眼中满
是期待，时不时伸手摸摸那些漂亮的材料，想象着春
节社火的热闹场景。

终于，到了跑旱船的正月初一。 阳光洒满村子，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汇聚到村头的开阔场地。 跑旱
船、舞龙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
位装扮成艄公的老者，他手持长桨，脸上带着质朴的
笑容，步伐矫健有力，仿佛真的在波涛中奋力前行。
船身里，一位身着艳丽服饰的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宛
如水中仙子，她稳稳地站在挂满配饰的彩船中，轻轻
晃动船身，旱船便似在水面上摇曳起来。周围还有一
群身着彩衣的舞者，他们或手持彩扇，或舞动彩带，
与旱船相互配合，演绎着一幅幅生动的水乡行舟图。

欢快的锣鼓声响起，节奏明快而热烈，跑旱船的
演员一边摇着桨一边唱起花鼓子，在老家，跑旱船又
名“玩采莲船”，跑旱船和陕南花鼓子是标配。艄公和
船娘的动作愈发娴熟， 他们时而如在风平浪静的湖
面悠然飘荡， 时而又似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奋力搏
击。 围观的人群将旱船围得水泄不通，赤火筒在“刺
啦刺啦”地烧，鞭炮“噼里啪啦”地响，大家被这热烈
的气氛感染，欢呼声、叫好声此起彼伏。 孩子们兴奋

地在人群中穿梭，大人们则面带微笑，眼中满是对这
传统年俗的喜爱。

旱船一跑就是几个村儿， 花鼓一唱就是一个正
月，直至二月二龙抬头。大姑便是这跑旱船的船娘主
角之一，她皮肤白皙，身材窈窕，歌声婉转。大姑跑了
几十年旱船，一唱花鼓就是几十年，从大姑娘唱成老
太太，从娘家唱到婆家，后来又唱到网络上，一直唱
到七十多岁，她能唱上百首花鼓子和安康道情，因此
成为家乡的八岔戏传承人。

大姑从跑旱船，扮船娘，到加入鼓乐班，承接贺
寿或者其它红白喜事演出，几十年乐此不疲。老年的
大姑，儿孙满堂，身体健康，唱花鼓子和八岔戏成了
她最大的爱好。这些年，受时尚流行歌曲的影响颇深
年轻人不爱好这项传统表演，于是一到过年，大姑便
半推半就地被老伙伴们邀请去伴唱或表演。

“正月是新年呀，幺花进花园呐，手把花籽儿哦
撒满园哦……”

大姑录了五十多首这样的花鼓子发在网上，其
中有独唱，还有对口花鼓，有时一边敲着小鼓小锣伴
奏，一边演唱。 她唱得最多的是传统的陕南花鼓子，
比如 《姐儿十八春》《十炷香》《八部经》《十女拜寿》
等。 这些陕南花鼓子内容大多是反映乡村妇女生活
的，比如《假三年》《姊妹十人织绫罗》《小怀胎》《怀胎
经》《好吃懒做回娘家》《十绣荷包》；有反映劳动生活
的，比如《撒花籽》《打蒜薹》《卖杏》《卖瓢》《卖菜》；也
有倡导社会主义新民风、 歌唱美好新生活的， 比如
《尊老爱幼党当先》《优越社会多丰富》《唱安康》 等。
曲调大多质朴简单，唱词丰富诙谐，昂扬向上，细听
起来，自成腔调，趣味盎然。 大姑说，喜欢就不觉得

累，现在跑旱船、唱花鼓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他
们这些老辈人还在坚持传承文脉，薪火相传，只要有
人邀请，他们都会欣然前往捧场助威。 身体的衰老、
传统艺术的衰落都挡不住他们对这项年俗的热爱！

每到正月， 安康各乡镇和城区的金州广场都会
有社火表演。 跑旱船也升级换代，旱船更加华丽，唱
词也与时俱进，更加健康优美。 新年到来，从正月初
一到十五，旱船一跑就是半个月。 表演时，女演员常
常化着艳妆，穿着桃花红或者荷叶绿的戏服，扮作船
娘；男演员头戴宽檐帽，身着艄公服，手握船桨，扮作
艄公。船娘肩挎彩绳，手扶船舨，将船轻轻摇动。随着
锣鼓家什响起， 陕南花鼓子便一首接一首唱起，“或
见景生情，即物起兴，用各种丰富譬喻，比赛机智才
能。或用提问题方法，等待对方答解。或互嘲互赞，随
事押韵，循环无端……”颇有一些比赛歌会、机智演
唱的味道，但是更多了几份浓浓的年味。

对每个眷恋年味的人来说， 跑旱船不仅是一种
娱乐活动，更是乡村文化的传承。 它将过去的岁月、
祖辈的生活与我们紧密相连。在这小小的旱船里，承
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的祈愿。

如今，虽然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每当
春节看到跑旱船，心中那份对故乡、对童年的眷恋便
会油然而生。跑旱船，摇曳着家乡幸福安康的年俗记
忆 ，它就像一颗
闪耀的明珠 ，闪
烁 着 焰 火 的 光
芒 ，温暖着长翅
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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